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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体部分，而其早期彩塑被认为从我国源远流长的雕

塑艺术传统中获得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形成了概括、含蓄、富有装饰性的鲜明风格。敦煌早期艺术家

在本土文化语境中，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并融合了外来佛教艺术的技法，开启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莫高

窟雕塑艺术的序幕，开创了新异而又民族化的风格。敦煌莫高窟早期的雕塑像莫高窟其他艺术一样，

是一部中西艺术交流史，是中国民族艺术早期向西传播的图像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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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研究范畴“是以莫高窟为主体的佛教

石窟艺术，也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

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等古代敦煌境内的所

有石窟艺术”［1］，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流散于世

界各大博物馆的艺术品。敦煌地区的石窟，开凿

于前秦建元二年（366 年）［2］，迄止于元代，其间经

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

煌石窟成为集各时期壁画、雕塑、建筑三位一体

的多门类的佛教艺术。“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的

国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之大、历时之

长、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举

世罕见的”［3］。这一艺术瑰宝的形成，缘于它产生

在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在我国传

统的大气磅礴的秦汉雕塑艺术基础之上，融合吸

收了西方佛教雕塑的技法，又历经了十多个朝

代，因而具有特殊的地域特色和艺术风貌。“对于

中国艺术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恐怕来自另一个宗

教，即佛教的影响”［4］。确实，佛教的影响成为其中

最重要的推动力，在这一推动力影响下直接导致

了敦煌莫高窟佛教早期雕塑作品的问世。

敦煌莫高窟佛教早期雕塑艺术兴起于十六

国晚期北凉时期，雕塑的题材有佛像、菩萨像、弟

子像等等，雕塑的手法涉及圆塑、浮塑、影塑等较

丰富的形式，是我国雕塑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本文拟对十六国北凉时期、北魏、西魏时期

以及北周时期的雕塑做一阐释，以期勾勒敦煌莫

高窟早期艺术作品中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融合

的脉络，以窥其艺术风貌的特征和价值。

一 兴起中的民族化取向——十六国北凉

时期的雕塑

“莫高窟者，实中国窟龛造像之嚆矢”［5］。敦煌

的雕塑艺术，基本都塑于洞窟的佛龛内和中心佛

坛上及窟内中心柱的四面。云岗、龙门石窟等处

的佛雕是依山而雕凿的，敦煌的佛雕几乎都是敷

彩的泥塑，是为了让前来礼仪的受众顶礼膜拜的

偶像（尊像）。敦煌最早的洞窟，其开凿的年代可

以考证的大体上当在 5 世纪初的北凉［6］。塑像的

内容主要是佛和菩萨，有释迦多宝并坐像、说法

像、禅定像、思维像，以及中心柱四面宣扬释迦生

平事迹的苦修、成道过程造像［7］。

初创时期的作品，在以图叙事的基础上，形

成了中国艺术家表现佛教题材塑像的风格。在莫

高窟的第 272 窟内，西壁中央龛内塑的善迦佛造

型，面带“古风式的微笑”，双脚端坐于佛龛之中，

栩栩如生，在形式上明显带有古希腊、印度和犍

陀罗的风格。有的学者考察后发现“太和十年

（486 年）以前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雕塑艺术

也随着传入中国”，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家的

佛教雕塑，又表现出浓郁的民族艺术气质和风

貌，是“在汉代雕塑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犍

十竹斋艺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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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的佛教雕塑艺术，创造出初期新型的佛教雕

塑艺术”［8］，深刻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雕像者对中

外、体用关系恰到好处的把握。

敦煌莫高窟第 275窟主像（图一）是现存的早

期最大的弥勒塑像，塑像戴宝冠面容敦厚、神态

庄严含蓄，体型高大伟岸，是敦煌雕塑的代表作。

牟子曰：“佛之言觉也，祝乎变化，分身散体，或存

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

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不殃，欲行

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9］类似的作品对佛

陀的描写可以说已经民族化，与中国人想象中的

神仙特征的表述极其相近，当地的塑像艺术家也

发挥其想象力，用中国式的造型方法塑造与诠释

着自己心目中的神尊。

二 多元一体的审美沉淀——北魏、西魏时

期［10］雕塑

北魏和西魏敦煌雕塑，分别是指北魏太平真

君六年（445 年）平定西域到永熙三年（534 年）及

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统治敦煌期间（535～556 年

前后），是继北凉石窟艺术之后的敦煌雕塑艺术。

我们先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来看当时的时代

背景。汉桓之初，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来华，《高僧

传》记其“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华

言……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11］。晋道安

评安世高：“博学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

禅数最胜。”他用“禅”、“数”二字来概括安世高的

译经。北魏孝文帝崇佛重禅，以国家的力量亲手扶

持，“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国家资供”。

禅，即禅定，小乘教法之三个基本原则为戒、定、

慧，戒是指戒律，慧指理解佛意的智慧，定就是指

禅定。安世高所传禅法还一直为其所重视［12］。《顿

悟入道要门论》中提及坐禅有五大法门：调息，排

除杂念，集中注意力瞑想：不净，修不净观，观尸

体，止欲；慈悲，欢娱宁静，抑念怒、嫉妒、仇恨；因

缘，用理性战胜欲念；念佛，摆脱恐惧，求清净和

平心境。就敦煌石窟而言，贺世哲先生在《敦煌图

像研究》中的研究更为翔实［13］。

佛教在南朝为士大夫所接受，佛理与道家玄

学相结合，很快盛传开来。道家也讲修炼，主张

“清静”、“专精积神，不与物杂谓之清，反神服气

安而不动谓之静，常清常静即可不起纤毫尘念”，

就可以达到“恬寂寂寞，虚无无为”、“外无可欲之

境、内无能欲之心”的彻底的无欲境界。而北魏时

期“禅修”被视为获得精神解脱的主要手段，是佛

教信徒、出家僧侣的基本修行形式。我们可以看

到，结跏趺坐、双于重叠作“禅定印”的佛像以及

身裹百衲衣、闭目沉思的禅僧像几乎遍布于各

窟，这些佛像都是为坐禅者提供的典范形象。

例如，北魏第 263 窟北魏北壁前部上层佛龛

内的禅定佛像，神态宁静、怡然；第 285 窟西龛的

禅僧像，为一年轻沙弥的形象，围巾自头部裹至

肩后，双目凝视，结跏趺坐，禅修僧逸然自得的神

情，表现了禅定所要求的“清静无为”精神境界。

此外，第 259 窟西壁龛内的双佛半结跏趺对称而

坐，及北壁中层佛龛内的佛像，结跏趺坐，均被塑

为两眼前视，但又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嘴角

上露出一丝发自内心深处的微笑，神情恬静和

悦，表达了禅定的另一种境界［14］。

北魏孝文帝在崇尚佛教的同时大力推行汉

化政策，汉人画工“云集敦煌，用中国传统的石雕

技法绘制壁画、雕塑佛像”［15］。随之而来的，则是

中原的儒家思想也逐渐渗透进来，儒家的品德修

养渐渐地融入到当地的佛教文化和艺术创作中，

当时敦煌的学者刘昞提倡的“质素平淡、中睿外

朗”，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东晋以及南朝的佛

教也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士人将玄学与大乘

般若学相结合，形成了探求形而上学玄理的新的

哲学思潮，思惟菩萨造像在这样的背景下广泛流

行。同样，敦煌这一时期的菩萨塑像出现得最多

的是思维像。细看北魏第 248 窟中心柱东向龛的

图一// 莫高窟第 275 窟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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